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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咩……咩……咩……”
天刚蒙蒙亮，陆海就从炕上坐了起来，他一宿没睡。西屋

里又传来老娘的两声咳嗽。今天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儿
子的生日，妻子的忌日。

清华不知什么时候早爬起来了，正守着一筐青草在窗下
喂他的白雪。

因为难产，清华一出生便成了没娘的娃儿。先天的听力
障碍，又让他无法与其他孩子正常沟通。他常常目光呆滞而
茫然无助地望着小伙伴们伶牙俐齿的小嘴儿上下跳跃。他觉
得所有声音都那样遥远，似乎是从村外的高粱地里传来的，像
一群巨型的蚊子招摇过市，嘤嘤嗡嗡经久不息，直到哪个调皮
的跑过来在他耳边大吼一声，他才如梦初醒般回过神来，在其
他孩子肆无忌惮地哄笑中黯然离去。

渐渐的，他开始不再出门，讨厌游戏。他更喜欢呆在家
里，坐在院子阴凉下的小凳子上听奶奶给他讲从前的事。奶
奶身体不好，总是咳嗽，耳朵有点儿背，她大声跟清华说话，清
华也大声地回她，他们谁也不会笑话谁。

直到去年中秋，爸爸带清华去邻村走亲戚。姑父赶着十
几只羊从山上回来，一只雪白的小羊跑到清华身边，咩咩地叫
着，亲昵地蹭他的腿，还用灵巧的小舌头舔他的小手，从那一
刻起，清华的眼睛就再也离不开这个雪白的小东西了。他叫
它白雪，大声地喊它的名字，大声地向姑姑乞求，大声地吆喝
着把它牵回了家。

就这样，白雪成了他唯一的朋友，他不再孤单。一年了，
它和他形影不离，陪他吃饭，伴他入眠，听他哭，听他笑。在其
他孩子艳羡的目光中，他们一起奔跑欢呼，一起渐渐长大。而
就在昨天，清华生日的前一天，爸爸大声告诉清华，他要卖掉
白雪，卖掉他最好的玩伴、忠诚的跟班和贴心的挚友。

清华轻轻抚摸着白雪如雪一样白的毛，泪水模糊了双眼，
一串串晶莹的泪珠从鼻尖儿滚落，打湿了白雪，他无声地哭泣
着，一次次把脆嫩的青草递到小伙伴的嘴边。

陆海的眼眶红了，虽然清华没有出声，但他知道，儿子在
哭。清华长得像妈妈，俊秀可爱，伶俐懂事，家务活抢着帮奶
奶干。他带着廉价的助听器，不顾别人的嘲笑和欺侮，虽然口
齿不清，却依然努力地听别人说话，努力地练习说话，努力地
数数认字，只为能完成妈妈的遗愿，将来有一天考上清华大
学，让奶奶和爸爸过上好日子。

而今天，在儿子六岁生日这天，陆海却要卖掉他最最心爱
的白雪，他唯一的朋友！

又一阵咳嗽声在耳边响起，不知什么时候，陆婆婆蹒跚着
从西屋过来了。一九九八年的那场洪水，彻底击垮了她。时
任村支书的丈夫陆远山，在连夜指挥村民抢修拦河大堤时被
洪水冲走，再也没能回来。就这样，她拖着病恹恹的身子，带

着一双儿女，泪水泡着心艰难度日。终于盼到女儿出嫁，在陆
海三十岁那年给他成了亲。儿媳虽然腿脚不好，但乖巧孝顺，
因为家里穷，十二岁就辍学务农了。自打怀孕就老是念叨着，
生男生女都叫清华，砸锅卖铁也要供孩子念书，长大考大学，
去北京。不成想年纪轻轻的儿媳因为难产撒手人寰，为陆家
留下一根独苗，却偏偏也是个残疾。

想想早逝的儿媳，想想自己多病的身子，想想儿子日益消
瘦的脸和孙子那双黑亮的眼睛，陆婆婆不禁长叹了一口气。

“儿啊，多大的事儿啊？你何苦非要惹孩子不乐呵……”
“妈，你就别问了，我也是实在没办法。”
陆婆婆强忍住咳嗽，慢慢踱到炕边，把手里的一个小布包

递给了儿子。
“这是你奶奶留给我的，一直没舍得戴，也能值几个钱，你

把它拿到县里卖了，应应急，清华那羊，就留下吧，孩子昨天躲
被窝里哭一宿。”

“妈，你这是干什么？快收起来。”
陆海小时候见过这对银镯子，做工精美，花纹别致，拿

在手里沉甸甸的，此刻，它突然有些刺眼，晃得陆海赶紧扭
过头去。

“妈，这是银的，卖不了多少钱，你还是收起来吧，留
个念想……”

陆海哽咽了，他连忙低头下地，穿上了鞋。
“妈，你先做饭吧，我到园子里摘点儿豆角，一会儿驮到县

里去卖了好买月饼。”
推开门，陆海打了一个冷战，立秋过后，早晚就开始凉

了。他系上衣扣，刚一迈腿，脚踢在了门口的小筐上，低头一
看：白雪静静地站在窗跟儿下，清华坐在小木凳上，胳膊搂着
白雪的脖子，不知什么时候已经靠在白雪身上睡着了。

此时天已大亮，远处传来几声狗叫。陆海拎起门口的菜
篮，轻轻打开了菜园的小木门，走进东边的玉米地，开始摘
豆角。

等到陆海挎着一篮子勾勾黄从玉米地里钻出来时，门外
传来了王忠玉的大嗓门：“小海！小海！”

陆海放下豆角筐，赶紧迎了上去。
“来啦忠玉。”
“钱我给你带来了，五百，一分不少，羊我这就牵走了，后

天装车，发长春。”王忠玉是陆海的发小，这几年倒腾羊翻了
身，腰包鼓了，肚子也鼓了，走几步道儿就上喘。

陆海没有说话，轻轻接过钱，数了一遍，慢慢放进了上衣
口袋。他扭过头看了看门口，清华不知什么时候已经醒了，牵
着白雪缓缓地走了过来，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扑簌簌往
下落，他撇着小嘴儿，抽泣着把绳子递到了王忠玉的手里，转
身跑进了西屋。

“你看这是咋说的呢，小海，孩子舍不得你就先别卖
了呗！”

“没事，你就放心牵走吧。小孩子，过两天就好了。我还
有活儿，就不送你了啊。”陆海转身进了仓房，拿出一个空米袋
子，开始往里装豆角。

“那行，羊我先牵走，你要是后悔了就再牵回来，不过我可
告诉你啊，两天之内还行，再晚就不赶趟儿了啊！”王忠玉摇摇
头回转身，白雪“咩咩”地叫着，踉踉跄跄地被他拽出了大门。

装好满满一袋子豆角捆上自行车后架，陆海回到东屋，从
清华的小书包里翻出一个田字格本，小心翼翼撕下一张，把五
百块钱掏出来端详了好一会儿。耳边，又响起三天前姐夫说
的那番话：“这年头，一分钱不花就想天上掉馅饼，非亲非故
的，人家会白让你占便宜？这都半个月了，你就是个死脑筋！”
陆海长出一口气，又数一遍钱，折了两折，轻轻包好，压实，放
进上衣口袋，系好扣子又按了按。

门口，清华正坐在小凳上发呆。陆海走过去，在儿子的头
上摸了摸，清华没出声，倚在了爸爸腿上，又一串泪珠从眸中
滚落。

“儿子！走！跟爸去县里！”
清华抬起头，一脸茫然地望着爸爸。

“去……县……里！买……月……饼！”陆海蹲下来大
声说。

半天，清华摇了摇头，从筐里拿出一把青草，又一根根放
回去。

陆海站起身，叹了口气，走向自己那辆破自行车，刚一抬
手，院外突然传来两声喇叭响，一辆银灰色的捷达轿车停在了
大门口。

陆海慢慢迎了上去。车上下来两个人，开车的是一个三
十多岁的女人，一双漂亮的大眼睛，细高个，披肩发。跟在后
面的是乡民政助理薛泰，手里拎着两个小盒子，满面春风的，
一下车就开始嚷嚷：“陆海，县残联康复部的江部长给你家送
助听器来啦！白给的！一万多块呀！”

陆海蓦地站住了，一声没吱，眼泪刷一下就涌了出来。
“是陆海大哥吧？”那女人笑了，“上一批省里拨的五个助

听器半个月前就发放完了，因为知道这批的两个质量更好些，
考虑到你家情况比较特殊，所以我特意把这两个名额留给了
大娘和清华。刚才听薛助理说因为这段时间太忙忘了通知你
这件事，一定等急了吧？”

“不急……不急……”陆海嗫嚅着，颤抖着手抿了两下
眼睛。

“单位迎检，我得马上回去，以后有什么困难，就跟薛助理
说，直接到县残联找我也行。听说你会种菜，我回去跟领导汇
报一下，争取帮你申请点儿贷款，盖个蔬菜大棚。清华爷爷是
因公殉职，清华又是这种情况，于情于理我们都有义务帮助你
家脱贫……”江部长的嘴从进院儿就没停过，薛泰和陆海在旁
边只有点头的份儿。

“清华！好好学习！阿姨有时间再来看你啊！”伴着一声喇
叭响，轿车缓缓驶向村口。

陆海抬手挥了又挥，初秋的阳光，暖意融融。转身，陆婆
婆牵着清华，一老一少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门口，陆海从上衣
口袋里麻利地抽出那个纸包，“儿子！走！咱把白雪牵回来！”

爹娘告诉我
做人要一步一个脚窝
正道行千里 胸宽纳江河
勤俭守家风 廉洁树美德
做好人都说难 分清爱与恨
当清官都说难 曲直是非多
对与错 功与过
常听听百姓对咱咋评说

有人说我傻
我笑着什么也不说
咱是党的儿 妈是连心锁
为人民服务 一生的职责
做好人谁说难 贵在一辈子
当清官谁说难 名利能淡泊
得与失 家与国
常为咱百姓谱写最美的歌

百姓的官
人们熟睡的时候
你窗前一盏灯火

乡亲们心头事
网上苦求索
年年除夕盼月亮
团圆饺子凉了热
访访老军嫂
看看暖棚张大哥
百姓都得意这样的官
像西河边的老水车
洒下一身湿漉漉的汗
你究竟图的是什么

洪峰袭来的时候
你心里一团烈火
三过家门口
妻儿怨声多
户户过上好日子
你的脸儿笑了倦了
暖暖冰冷的手
快把那碗鸡汤喝
百姓都惦念这样的官
你就是咱赶路的车

披星撵日咕噜噜地转
你究竟图的是什么
图的是儿孙幸福多

好村长
你把汗水洒给田野
你让果实四处飘香
披星星 戴月亮
脚印留在牧场鱼塘
苗儿渴了盼云早下一场雨
叶儿黄了劝天晚降这场霜
好村官啊好村长
驾辕的马领头的羊
好村官啊好村长
拉车套绷得就像弦一样

你把民情视比天大
你把病痛默默的扛
风里来 雨里闯
熬瘦身骨脸儿黄
谁家有事都愿去找你商量
大事小情怎忍为咱日夜忙
好村官啊好村长
出头椽子顶房的梁
好村官啊好村长
领头雁带咱一起奔小康

饭菜已经热了又热，而
小兰期待的敲门声仍然没有
响起来。

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
——她十八岁的生日。

妈妈去世的早，每年小兰
的生日，爸爸都要陪她一起
过。没有奢侈的生日礼物，爸
爸亲自下厨给她做几个可口
的小菜，就是她最喜欢的礼
物。今天，小兰成年了，她自
己做了一桌子菜，她要对爸爸
说：“爸爸，您辛苦了。”

今天还是个特殊的日子
——她收到了心目中理想大
学的通知书。

爸爸已经答应她了，请两
天假，陪着她一起去上学。自
从爸爸当上纪检组长，还没有
请过假。这次，爸爸要送她上

学，小兰别提有多开心了。
但是，爸爸也请她理解，

不能为她举办升学宴了。小
兰理解爸爸，谁让他是党的干
部，更是一名领导呢？

手机铃声突然响起。接
了电话，小兰匆匆忙忙地跑
下楼……

电话是爸爸同事打来的，
爸爸由于劳累过度，心脏病发
作，晕倒在工作岗位上了……

爸爸现在正在送往医院
的途中。小兰拼命地跑着，边
跑边祈祷：爸爸，你一定要坚
持住啊。我不要你陪我过生
日，我不要你陪我去上学，我
只要一个健康的爸爸。爸爸，
你一定要好起来啊。

眼泪止不住地流淌下
来……

失约的爸爸
●李海宽

第二届“清廉鹤乡”优秀廉政文化作品选登第二届“清廉鹤乡”优秀廉政文化作品选登

正气图 作者：任庆国

编者按
为推动廉政文化作品创作和传播，营造廉荣腐耻的浓厚

社会氛围，今年1月至8月，白城市纪委联合市委宣传部、市
文联、市文广新局、白城广播电视台、白城日报社，以“树新
风、倡廉洁、促发展”为主题，开展了第二届清廉鹤乡廉政文

化作品征集活动。
活动开展以来，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大中专院校、

人民团体和社会各界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全市广大文学艺术
爱好者踊跃参与，认真创作，一大批主题鲜明、内涵深刻、形式
多样、具有很强艺术观赏价值和教育意义的廉政文化作品脱颖

而出。此次活动共征得文学、文艺、动漫、书法绘画、公益广告作品
1168件，有208件获得奖项。这些作品围绕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斗争，宣传崇尚廉洁、鄙弃贪腐的价值理念；宣传廉洁从
政，鞭挞腐败现象；宣传党纪国法尊严不容践踏，营造守纪律讲规
矩的浓厚氛围。本报从今日起将陆续刊登获奖作品，以飨读者。

我的成果 作者：闫家终

公生明 廉生威 作者：安秀侠廉政保护伞 作者：李晓惠

黑白一念之间 作者：王艺

书法 作者：刘巷东书法 作者：康玉刚

出污泥而不染 作者：康玉刚


